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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21日，微信公衆號「vitamin維她時代」發布了一篇題為《四百多萬孫吧男正在「社會性謀

sha」我們》的文章。文章作者稱，她4月4日在微博曝光「孫吧男」後遭到人肉，5月15日她的身份證信

息被一個叫「8x豬妹6x檔案」的博主發到了網上。作者並依次羅列了數十名類似的受害者的遭遇，包括但

不限於遭遇人肉網暴、收到死亡威脅、被造黃謠、收到花圈等。

她羅列的受害者中，有性別暴力新聞事件中的當事人、曝光者；有曾為女性受害者立案的公職人員；也有

各種被這些男性認為是「娘炮」或「蕩婦」的男女明星；還有許多曾經為女性受害者說過話的各類網

紅......

有受害者潛入一個名為「互聯網僞人TV|女權秘密」的群，通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懷疑這樣的「網絡侵害」

活動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集體行動」：群組會通過非法集資或動員群內的警務人員人肉（暴露）他人的真

實身份信息、獲取他人詳細住址和聯繫方式，進行線上騷擾和線下跟蹤，甚至寄送「死亡威脅」。另一個

叫作「藍絲巾戰鬥部」的群，則常常安排給人寄送花圈和恐嚇信，還有群成員曬出自己精神分裂的診斷

書，聲稱要以「精神病」發作為名在大街上使用電鋸製造無差別屠殺事件。

這篇揭發文章，在網上僅存活了兩個小時就被舉報下架，在微博上聲援此事的一些博主，其後不是被刪除

動態就是被「禁言」。這些現象都牽扯着一個許多人聞所未聞，但另一些人卻耳熟能詳的名字——「孫

吧」。

「孫吧」：「吧主」其實不在場 


「孫吧」全名「孫笑川吧」，由中國大陸網絡遊戲主播孫笑川的「粉絲」參與創立。孫笑川在2015年與另

外四名遊戲主播「李贛」、「圖圖」，「於超」，「啊不多」組建了「抽象工作室」，由於其鬥魚直播房

間號為TV6324，因此又被稱為「6324工作室」。

「抽象工作室」最初主要直播打遊戲，主播李贛、孫笑川等人在直播時喜歡辱罵觀衆，並且會在與其他主

播尤其是女主播pk時，用言語羞辱對方，因此吸引了大批來此處「釋放壓力」的觀衆。孫笑川粉絲稱之為

「拷打」。

一名孫笑川「老粉」告訴筆者，「孫笑川與其粉絲的關係非常畸形，這群人更願意稱自己為『狗粉絲』或

『嗨粉』。不同於一般的追星，粉絲們熱衷於辱罵和抹黑孫笑川來表達他們的『熱情』，也就是說，」粉

絲們的享樂方式從跟隨孫笑川羞辱其他主播，轉移到了攻擊和抹黑孫笑川本人。

孫笑川直播時常常會操着方言說一些「原創」的人身攻擊詞彙，這些詞彙要麼是詛咒、侮辱對方家人的，

要麼是打擊他人自尊心的 後來成為了「狗粉絲 們的共享詞彙 「狗粉絲 們為了加強對孫笑川的攻



要麼是打擊他人自尊心的，後來成為了「狗粉絲」們的共享詞彙。「狗粉絲」們為了加強對孫笑川的攻

擊，並且讓他「無力反擊」，還發明瞭一種被稱為「抽象話」的東西，即在直播彈幕中使用各類沒有明確

意義的表情包或非文字符號。

這些表情和符號讓孫笑川「一頭霧水」，也讓直播審查員摸不着頭腦，於是直播間的「尺度」便越來越

大。2018年1月13日，孫笑川因在直播間播放了一首被粉絲用法輪功宣傳詞改編的歌曲而遭到永久封禁。

2018年2月9日，孫笑川宣布正式退出直播行業，不再直播。

而孫笑川本人的「退場」，意味着「孫吧文化」的真正「開場」。 


沒有了孫笑川直播間這個「據點」後，孫吧人四面出擊，在整個互聯網「遊牧」。在「bilibili」、「新浪

微博」等視頻平台和社交媒體上，都可以見到「狗粉絲」們的身影以及他們的「抽象話」。「抽象話」充

斥着大量貶損、侮辱他人人格和家人的人身攻擊詞彙，在各類網絡暴力事件中總是充當「主角」。

而除了模仿傳播「孫笑川語錄」之外，這些「狗粉絲」以更極端的方式繼續抹黑着孫笑川，比如謊稱孫笑

川是日本人並參拜了靖國神社、指認孫笑川在蔡徐坤演唱會上用激光筆照射蔡徐坤的眼睛、將一些影視作

品角色換臉成孫笑川做成惡搞視頻等。孫笑川不在場，卻變成以他之名的論壇惡搞的對象，是這個「吧」

的特點。



2022年11月22日，北京，一名婦女走過一條空無一人的道路。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反女權和辱女據點 


截至6月6日，孫笑川吧已擁有410萬關注及超1億條帖子。據筆者觀察和對幾位孫吧用戶的訪問，當下的

孫吧已不再主要用於討論遊戲或玩孫笑川本人的「梗」，反而成了中文互聯網最大的「反女權和辱女據

點」。

「開局一張圖，剩下全靠編」，一位孫吧老用戶這樣告訴筆者。打開孫吧，會發現大部分帖子的發帖人都

會先放上一張「圖」，圖的內容包括但不限於吧友認為的「小仙女言論」、「女拳言論」、「白騎士和沸

羊羊言論」等。

「小仙女」一詞挪用自一些女網紅的評論區，原本的語境是評論區用戶用「小仙女」來讚美女網紅像仙女

一樣美，但在孫吧的挪用下，該詞變成了對「自戀」、「嬌貴」、看不起底層男性的女性的統稱。對於被

認定成「小仙女」的人，下面的跟帖會對其進行外貌評判、蕩婦羞辱以及更為直接的人身攻擊。

「女拳言論」針對的主要是活躍於中文社交媒體上的各類為女性權益發聲的女性博主，由於這些人多是公

衆人物或半公衆人物，跟帖中常常會出現被掛博主的真實身份信息，更有甚者，會有吧友謊稱認識此博

主，長篇累牘地編造被掛博主的黃謠、黑歷史。

第三種被孫吧針對的對象「沸羊羊和白騎士」，則是指那些為女性權益發聲的男性博主。沸羊羊和白騎士

是一些動漫中「保護」女性角色的男性動漫人物，這兩個詞在孫吧的語境中則指的是「男性的叛徒」、

「女人的走狗」。

另一個孫吧的「重頭戲」則是「鼠鼠文化」，孫吧人常自稱自己是「老鼠人」，這源自於他們認定「百度

貼吧」不同於「知乎」、「小紅書」這樣的「資產階級平台」，而自稱「底層男性」，受到來自這個社會

尤其是「女性」的重重壓迫。他們戲稱貼吧尤其是孫吧是網絡空間中的「下水道」，自己則是下水道里的

「老鼠」。

不論是群嘲「小仙女」、「女拳」、「沸羊羊」還是「鼠鼠文化」中孫吧男的自嘲，都成功構建了一套

「男性受害者」的敘事，「女性」在這樣一套敘事中扮演着剝削者、不勞而獲者、謊言製造者、和迫害男

性的女巫等角色。



2022年4月9日，北京，人們在公園一個小湖上乘船。攝：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s

「女本位、男受害」敘事——紅丸主義、米格道男 


讓孫吧人興奮的「男性受害者」敘事，這幾年越來越多地以不同形式出現在簡中互聯網上，而這種敘事的

源頭，源自日本的米格道、和美國的紅丸主義，並且是對這兩種主義混合使用的一種野生論述。

「女本位理論」來源於名為「米格道」（MGTOW，Men Going Their Own Way）的一場以網站、論壇

和社交媒體等虛擬社區為平台、以匿名男性用戶為主體、倡導男性解放為口號的男權運動。這一運動最早

可以追溯到2001年一個名叫No Ma'am的部落格發布的「米格道宣言」。

米格道用「女本位主義」一詞來描述人類社會以犧牲男性為代價而保護女性的本質，認為由於兩性在生理

上的差異，女性作為生育主體，壟斷了族群人口的增減（育齡女性的數量直接限制了群體的絕對生殖能

力），因此，幾乎所有的人類群體都出於生殖本能和人口穩定性的考慮，將女性的福祉置於男性之上——

他們稱之為「子宮紅利」——而男性則由於其體力和技能的優勢，被要求充當保護者和供養者，承擔更多

的社會責任和風險。

這種論述聲稱，男性雖然是生產力、稅收和支持核心家庭的主要力量，但卻被視為可消耗的、可棄置的、

在危機時期（如戰爭和災難）被優先犧牲掉的存在。在這種論述下，「米格道運動」主張男性要拒絕提供



在危機時期（如戰爭和災難）被優先犧牲掉的存在。在這種論述下， 米格道運動」主張男性要拒絕提供

一切能被女性投機利用的自身資源、拒絕對女性的一切負責、不生養子女，告誡男性不要與女人產生任何

嚴肅認真的戀愛關係。

也即，米格道主義的目標是「遠離女性」。 


「紅藥丸思潮」（Red Pill）的靈感則來自於電影《黑客帝國》，在電影中，反派領袖Morpheus向主角

Neo提供了紅色藥丸和藍色藥丸之間的選擇，選擇紅藥丸意味着擺脫母體產生的幻覺走入真正的現實世

界，同時意味着未來的不確定性和承擔更多的風險；選擇藍藥丸意味着繼續保持無知，被母體構造的虛擬

現實所迷惑。

主角最終選擇了紅藥丸。作為男權運動的「紅丸主義」呼籲，男性要勇敢吞下紅藥丸，看到「女本位」的

世界真相，然後「真正地開始生活」，也就是放棄成為女性的「工具」，只為自己而活；而那些繼續和女

性保持良好關係或者和女性進入嚴肅的戀愛關係的男性，則會被「紅丸主義者」稱為「藍丸舔狗」，這個

詞如今常常和前文所提到的「沸羊羊」和「白騎士」同時出現，形容維護女性權益的男性。

在這裏，「紅丸主義」的目標是「顛覆男女地位，重新奴役女性」。這和「米格道男」是截然不同的。 


但在簡中互聯網上，這兩種主義混合到了一起，成為一種混用的、針對女性的論述。「Morpheus紅丸主

義」、「理工禪師」、「男性自由之路」、「音羽中」、「錫安人」等賬號，就在b站上長期、成體系地

「科普」着所謂的「女本位理論」。

筆者順着線索找到了一個名叫「紅丸教父chris」的人，此人活躍在「bilibili」、「微信視頻號」等視頻社

區以及「知乎」等文字問答社區，向他的觀衆和讀者兜售着成套的紅丸理論。而這位「紅丸教父」除了兜

售「女本位理論」之外，還夾雜了很多被稱為「轉盤子」的學問。



2021年4月15日，北京沙塵暴期間，一名婦女站在窗前。攝：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加上階級因素後，Pua的進階版：「轉盤子」 


所謂「轉盤子」，就是讓男性去交往儘可能多的女性，讓男性掌握性伴侶的選擇權，做到這一點的方式就

是學習「PUA」。在這位教父的理論體系中，男人被分為兩類，一類是被他稱為「廢物」、「藍丸男」的

Beta男性，他們往往在兩性關係中處於被動一方，被女人挑選，毫無主動權；另一類他稱之為Alpha男

性，這些人熟練掌握着與女性交往的「技巧」，既能夠實現紅丸主義的核心訴求，即男性只為自己，同時

又可以獲得最大化的「性資源」。

「女本位理論」是免費的，而「轉盤子技巧」則是需要付費的，課程價格在3000-14000人民幣不等，課

程內容多為「如何掌握女性心理」、「拿捏女性的話術」等。Alpha男和Beta男的劃分與掌握多少「性資

源」掛鉤，也就是男性內部的等級秩序要依靠男性在女性中的「受歡迎程度」來劃分，因此，女性在此處

並不是男性的慾望對象本身，而是一個男性獲得男性共同體承認的中介。在這樣一種男性身份認同與性高

度掛鉤的邏輯下，女性成為了和名車、名錶一樣男性用來在其共同體內部自我標榜、獲得承認的工具。

巧合的是，在大量的互聯網男權話語中，大寫的「女性」作為一個能指，與「資本」這個能指高度綁定。

許多認為自己是「性別受害者」的男性宣稱，「女人只愛資本，她們就是金錢的奴隸」，這樣一種邏輯反

過來將女性物化成了男性自我認同的「一般等價物」。在這些男人眼裏，男人的價值就體現在有多少女人

愛他們，而女人愛他們，說明他們是有「資本」的「成功人士」。

以「男性受害者」敘事「團結」起來的男性，將女性、尤其是女權主義，描述成一種剝奪男性生存空間的

壓迫性力量。筆者認為，不論是孫吧，米格道還是紅丸主義，都是男性針對第二、第三波女權主義運動發

起的反擊。

在筆者看來，這些自詡飽受壓迫的、被女權運動「迫害」的男性共同體成員，他們分享着的不是男性的共

同利益，也不是對真正壓迫性權力的反抗意識，而是性焦慮和對自己男性身份的認同危機。無論從「鼠鼠

文化」的失敗者敘事來看，還是從「女本位理論」的生物演化邏輯來看，或是從Alpha、Beta的男性競爭



失敗 敘 是從 演 是從 p

邏輯來看，「孫吧出征」、米格道、紅丸主義等中國大陸網絡男權運動都滿溢着標標準準的社會達爾文主

義——優勝劣汰、強者生存。

這實際上是偏美國右翼的一種思想傾向，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相信存在着可以「公正」地篩選一切的生物演

化或社會演化的規律，而自由至上主義者相信那雙萬能的無形之手「市場」會給一切一個「公正的裁

決」。美國著名的左派團體「南方貧困法律中心」（SPLC）將米格道團體定義為白人至上主義的一支；

2020年1月一群計算機科學家發布了一篇《男性共同體在網絡上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the

Manosphere Across the Web），聲稱社交網站Reddit上的「r/MGTOW」分論壇和MGTOW Forum是

「參與網絡騷擾和現實世界暴力的網絡社區中的一員」，《麻省理工評論》稱其「助長了非自願單身者的

線上仇女」。同年，荷蘭的國際反恐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ounter-Terrorism）稱米格道成

員「公開蔑視女性，並通過網絡騷擾將其正常化」。

在筆者看來，這些男權團體成員們的焦慮不僅是關於性別的，更是關於階級的，他們大多是市場邏輯的失

敗者，但他們無法接受這一點，為了保持自己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完整性，他們將一切的錯誤歸咎於女

性。在他們的理論中，女性既是與他們爭奪資源的對手，又是他們自我證明的中介，因此將女性排斥出公

共領域，並使其重新變成男性的私有財產便成為了他們那些主張和理論的最終落腳點。

「紅丸教父」發布的一張紅丸主義分類表，也驗證了這一結論，在這一分類體系中，最「高級」的紅丸主

義實踐無非是兩種結局：一是走入男尊女卑的傳統家庭，女性乖乖地相夫教子，聽從丈夫的安排；二是男

性成為「轉盤子」的高手Alpha男，女性則乖乖地被Alpha男挑選。這張分類圖還顯示，男性要遠離所謂的

「左翼女性」，女人要避免成為「不受歡迎」的「左翼女性」。

這些男性共同體對反階級壓迫和性別剝削的所謂「左翼女性」的恐懼，恰恰暴露了他們內心深處最隱秘的

創傷——他們不願意承認是他們最「熱愛」的東西「殺死」了他們。



2020年12月2日，北京，法庭審理中國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的性騷擾案件，支持者在外舉著#MeToo和其他標語聲援周曉璇。攝：
Florence Lo/Reuters/達志影像

從婚姻法到#Metoo，父權對女權的反動 


放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下，這樣的「反動」並不是第一次發生。歷史學者賀蕭在《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

中國集體化歷史》一書中提到了1950年中國首部《婚姻法》自上而下推行時所遭受到的「阻力」。《婚姻

法》賦予了女性自由婚姻的權力，包括自由選擇結婚對象和離婚的權力，但在賀蕭所參與調查的陝南地區

的農村，大量男性自發地組織起來抵制《婚姻法》，這些男人擔心，一旦實現婚姻自由，那麼只有所謂的

聰明人和有錢人能「得到」妻子。男人們集體武裝起來，採取各種暴力的手段「奪回」妻子。當時出現了

許多暴力事件，比如丈夫在法庭上用匕首謀殺妻子；丈夫將妻子推下懸崖；丈夫強暴並勒死妻子；丈夫在

妻子的私處插入木棍後拋屍山野等等。

此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鼓勵婦女像男性一樣參與勞動、參與政治生活，但經常會

出現這樣的情況：一個年輕的已婚婦女開完晚會回家時，常遇到公公把家門鎖了、婆婆罵罵咧咧且沒有給

她留飯菜、丈夫默不作聲或惡言惡語甚至暴力相向。假如將1949年之後的《憲法》和《婚姻法》賦予中國

女性的政治權利和婚姻權利作為中國第一次女權運動的成果，那麼上文所說的民間男性和傳統父權家庭自

發組織的對婦女參政和婚姻自由的「抵制」，便可被稱為第一次父權力量對女權運動的反動。

當微博、豆瓣、小紅書等社交媒體在中國大陸普及開來以後，被改革開放之後的消費主義話語主導的女性

話語迎來了新的生機，西方的第二、第三波女權主義運動的理論成果通過社交媒體迅速在更廣泛的中國人

之間傳播，尤其是2017年美國的反性騷擾運動（#MeToo）給了許多中國女性在社交媒體上發出自己聲音

的勇氣。2018年，自羅茜茜事件，中國開始了#Metoo運動。

與此同時，2018年初孫笑川本人的「謝幕」迎來了「孫吧吧友」的「登場」。「孫吧吧友」以「無處發泄

的底層男性」作為他們的群體身份認同，積極地現身在各種涉及性別議題的公共討論的評論區，使用着他

們的「抽象話」，讓他們憎恨的女權博主感受到他們的「攻擊性」。



如果說孫吧是一個看到貼吧掛人的帖子後自發「為兄弟出征」的鬆散聯盟的話，那麼那些認同着所謂「女

本位」理論的米格道主義者、紅丸主義者所組建的類似「男性戰鬥部」這樣的qq群，則是有組織、有計劃

的「女權獵巫」團體，他們共享着一套有着明確敵人的理論，扮演着每次行動分配給自己的角色，享受着

自以為的為男性共同體謀取利益的「榮耀」。

2022年5月5日，北京，人們橫過馬路。攝：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s

（無）審查和流量共謀下，對網暴的推波助瀾 


一位曾經在「bilibili」上做視頻的up主告訴筆者，他曾和這群「紅丸主義者」有過「交鋒」。他曾在一個

視頻中指認「女本位理論」中的「法西斯」邏輯：納粹的反猶主義就是將一套生物演化邏輯套用到了人類

社會上，並且指認了一個清晰明確的群體作為當下一切社會問題的罪魁禍首，告訴大家所有的錯誤都是因

為這個群體的存在。紅丸主義者也絕不是所謂的只想要不對女性負責的個人主義者，他們是「『仇恨女性

者」』。

這位up主在發出此視頻後遭到了大規模的網絡暴力，首先是該視頻被舉報至限流，評論區除了對這位up主

的攻擊，就是紅丸主義者們在「傳道」；與此同時，該up主後台源源不斷地收到「傳道」、人身攻擊甚至

是人身威脅的私信 「那段時間 我的賬號被高密度監視着 我無論發任何動態 無論是否與他們有關



是人身威脅的私信。「那段時間，我的賬號被高密度監視着，我無論發任何動態，無論是否與他們有關，

都會被舉報至刪除，運氣好一些，就是評論區被他們『清空』。」這裏所說的「清空」指的是，這群紅丸

主義者會將視頻或動態評論區支持該up主的言論全部舉報至刪除，只留下他們的「聲音」。

這位up主也潛入了這些紅丸主義者的qq群，他在群裏發現的東西令筆者不寒而慄。群內的聊天內容主要可

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和孫吧非常相似的「截圖加群嘲」，針對的對象也和孫吧高度重合，即女性網紅、

女權博主和為女性權益發聲的男性還有他們口中的「藍丸舔狗」。不過，在這些群組裏，群嘲並不是終

點，網暴才是。群嘲結束後會有群成員找到截圖中帖文或視頻的鏈接，並將之發送到群裏，接下來便是有

組織、有分工的網暴行動。

每個群成員會開兩到三個小號，到目標視頻或帖文的評論區去扮演不同「角色」，包括「理中客的路

人」，「直接攻擊者」，和「做宣傳工作」。

第二類主要內容則是發泄對女性的不滿，但言論已經遠遠超出了「抱怨」的界限，比如他們將女性形容為

「佔用人口的母豬」，有人認為「應該建立一個屠宰場批量宰殺女人，但要保留一部分女人作為『慰安

婦』」，還有人覺得應該「切除女人的陰蒂，剝奪她們的性快感，以便留住她們的『貞潔』」。

最後一類在群內經常可以看到的信息是「男性喚醒學習材料」，也就是上文所說的與「女本位理論」相關

的書籍和視頻。每當有新成員加入，群內的活躍分子就會轉發這些「學習材料」供新成員學習。

進入這些群組還需要進行一個「語音宣誓」，即發送語音唸誦一段指定的宣誓文本，文本內容大多是表明

對「男性共同體」利益的忠誠或表達對女性的厭惡。

女權kol、博主和lgbtq博主的社群結構模式，則與之相反，他們往往都是「孤身作戰」，彼此之間的聯結

也大多是基於觀點的認同或是為共同關注的社會議題發聲，因此無法匹敵成規模有組織的舉報大潮，而輕

而易舉被平台審查和下架。與此同時，平台並未對孫吧人的言論進行限流，因為平台審查的標準在於「是

否危害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孫吧人攻擊的對象主要是人群中的更弱者，因此不具備對主流意識形態的

威脅；而女權博主們則傾向於批判社會結構中的系統性不公，於是，他們被審查系統認為是「危險群

體」。這也造成了針對這些博主的網暴呈現出不可遏止的趨勢，早在「維她時代」之前，就有許多微博、

小紅書女權博主被舉報至封號或人身威脅至自行註銷賬號。

值得留意的是，這些激進男權的群內言論也會隱晦地咒罵中國領導人，只不過會及時被群內其他人稀釋和

按壓，同時，群內許多人會透露自己想「潤」到國外去當「人上人」的想法。也即他們一面強調「社會對

男性不公」，一面自己又想成為「權力上位者」壓迫他人。

筆者認為這種悖論恰恰揭示了他們把階級焦慮轉化成「性別戰爭」的根本原因，即「懼強欺弱」的邏輯讓

他們不敢將矛頭對準真正的壓迫性力量 而「揮 向更弱者 正如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 面對欺壓自己的



他們不敢將矛頭對準真正的壓迫性力量，而「揮刀向更弱者」。正如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面對欺壓自己的

趙太爺，不僅不敢反抗，還想方設法與之攀親戚，轉頭將所有怒火撒向小D、小尼姑、吳媽等更弱者。面對

「革命」，阿Q們思考的也不是如何建立一個更平等、公正的新社會，而是時刻幻想着自己在革命後「翻

身」成為新的統治者。

這反映出「孫吧」、「米格道」、「紅丸主義」等男性聯盟和女權運動的根本差別：前者擔心的只是自己

的男性特權被剝奪，後者則希望能真正促成一個無性別壓迫的更平等社會的到來。


